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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的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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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时代，各种各样的读书节目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这种新型的阅读方式一方面承担了快节奏社会下

电视节目娱乐休闲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泛娱乐化背景下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在众多的综艺类读书节目中，场景

式读书节目《一本好书》完美地呈现出叙事的基本特征，实现了读者与文本的深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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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分为经典叙事学和后

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以文学文本为主的研究被称为经典叙

事学。经典叙事学注重文本内部的研究，强调从整体上把握

事物内在要素之间的关联，而非局限于具体的内容和情节。

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故事和话语两个方面，也

传统意义上的内容和形式。研究“故事”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普罗普、托多洛夫、罗兰巴特等，他们主要探讨“说什么”，

也就是构成文本的事件素材，包括事件、人物、背景等。研

究“话语”的主要人物有热奈特，他主要探讨“谁在说”和“怎

么说”，也就是组织事件素材的方式，包括各种叙述技巧和

手法。在热奈特看来，叙述者的选择以及叙述者采用何种方

式与技巧述说，都直接影响作品的质量。后经典叙事学不再

局限于文学文本，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领域，如音乐、

绘画、电视节目及有声读物等。综艺类读书节目作为后经典

叙事学的范畴，相较于传统的文学文本，叙事特质是比较弱

的 [1]，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同样存在故事和话语这一叙事特

征。本文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探索《一本好书》

这种新的阅读场景对阅读文本的建构。

《一本好书》是由腾讯视频和实力文化于 2018 年共同

出品的一档场景式读书节目，该节目共播出了两季且每一季

节目都颇受好评。《一本好书》旨在通过王劲松、徐帆、喻

恩泰、李诚儒等实力演员演绎经典作品的经典场景引导读者

进行文学阅读。这些经典作品一般是全球各大图书馆、高校

的推荐书目，节目制作组根据大众的阅读兴趣和书籍的当代

价值再进行筛选。最终，制作团队选择了《月亮和六便士》《三

体》《万历十五年》等二十多部书籍。这些书籍囊括了推理、

爱情、讽刺、科幻、历史研究以及科技理论等众多小说类别，

符合大众多元化的阅读需求。节目通过舞台剧、朗读、影像

图文等形式演绎经典片段，致力于打造沉浸式舞台，为受众

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一本好书》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的范

畴，同样存在故事和话语这一叙事特征，其中内容选取、背

景介绍、嘉宾解读属于故事范畴， 而叙事策略、表现形式、

舞台设计等则属于话语范畴。

从故事来看，《一本好书》包括内容选取、背景介绍、

嘉宾解读等环节。《一本好书》通过对全球各大图书馆以及

高校推荐的书目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筛选，最终选定了二十

多本书作为节目的叙事内容并以现场表演的的形式向观众

推荐。这些书籍都是某分支领域的集大成者，对人类文明进

程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开创大历史写作的《万历十五年》，

集众多知识于一体的《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科幻界

的鼻祖《三体》以及各种具有引领作用的文学著作。由于受

众的认知水平和阅读兴趣不同，书籍的类型也是多样化的，

既有历史类的、科幻类等宏观范畴的小说、也有推理类类、

爱情类等贴近生活的小说，这些书从不同的方面向我们展示

了不同的世界，从不被物质世俗羁绊勇敢追求美好理想的画

家斯特里、以上帝视角剖析暗流涌动的的万历十五年的万历

皇帝、到致力于解放思想，将思维冲出尘世的刘慈欣、带领

受众回顾过去一百年来人类的变化和聚焦人类未来世界的

赫拉利、再到大智若愚的“傻子”二少爷、渴望纯真回归的

少年霍顿，这些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精彩人生都值得我们细细

品味，从而获得关于对世界和人生有益的思考 [2]。《一本好

书》的节目时长有限，因而不是对故事的完整表述，而是选

取故事的某个部分展开叙事。如第一期节目《月亮与六便士》

截取了故事的高潮部分，将斯特里的矛盾心理展现的淋漓尽

致；《无人生还》从故事的开端展开叙事；《麦田里的守望者》

则是筛选了故事的某一片段进行演绎。

叙事内容的选择属于故事的前期准备工作，背景介绍

则为为后续的现场演绎及嘉宾解读做了铺垫，在叙事理论上

属于故事的范畴，对“说什么”起到了解释作用，有助于受

众更好的理解故事内容。如《查令十字街 84 号》，节目一

开始就介绍了书籍的作者、文体、背景、影响、使读者对此

书有一个初步的理解。现场表演这一环节表面上解决“怎么

说”这一叙事理论范畴，实则还是属于“说什么”的问题。

《一本好书》除了挑选实力演员对经典作品的经典片段进行

现场演绎，还会在表演过程中穿插嘉宾的解读，这些嘉宾都

是深受大众喜爱的领域专家，如蒋方舟、朱大可、史航等，

他们从专业的角度对内容和情节进行点评，将晦涩难懂的概

念生活化、简单化，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文本寓意。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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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第七期节目《未来简史》中，先是王自健在舞台上讲述这

本书，然后镜头转接到第二现场，嘉宾就书中的内容再进行

讨论解读，解读的过程既轻松又颇具深意，提升了节目的整

体调性。这一过程是对叙述文本的讨论和进一步补充，体现

了叙事文本“说什么”的特征。

从话语来看，《一本好书》以电视为载体，通过图片、

声音、视频等传播文化内涵，它有自身独特的叙事策略、表

现形式及舞台设计。《一本好书》没有特定的叙述人称和叙

述语言，而是根据文学作品的具体特点进行编排，有助于拉

近读者与故事的距离，使受众更好地理解叙述文本。《万历

十五年》就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以万历皇帝的角度将自

己的成长经历娓娓道来，描述了身为君主的限制和无奈，揭

示严苛的教育体制对人性的摧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讲

述使得故事更加真实可信，也使得读者对其消极怠政的昏庸

形象有了新的认识。《月亮与六便士》则采取了第一人称和

第三人称相结合的叙述方式，通过他述与自述的对比多角度

理解文学作品。而其它的文学作品，如《三体》、《人类简史》、

《未来简史》等，由于题材的限制，大多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

这样的叙述手法给予了受众广泛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一本

好书》的叙述人称是灵活多变的，它的叙述语言也是多元化

的，包含对白、独白、旁白等多种方式。对白是最常见的表

达方式，可以增加故事的趣味性，也可以推动剧情的发展。

独白有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物

形象。旁白的主要作用是交代事情发展的脉络，一定程度上

也表达了读者对故事的主观感受。节目组将三种语言形式巧

妙融合，一方面促使节目形式多样化，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

力，另一方面有助于观众从不同角度分析故事，充分理解文

学作品的内涵 [3]。新媒体语境下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叙事

其次，《一本好书》存在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两个空

间维度，第一现场通过邀请实力演员对故事内容进行演绎，

不同于《百家讲坛》、《文化大课堂》等传统的综艺读书节

目单纯地讲述文学作品，《一本好书》故事内容的表现形式

是多种多样的，如脱口秀、话剧、表演等，不同的文学题材

采用不同的表演方式。《尘埃落定》、《无人生还》、《月

亮与六便士》属于长篇小说，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且故事充满

矛盾性和戏剧性，舞台剧的表现形式可以让观众真切的感受

到人物的肢体和语言，拉近了受众和人物之间的距离，有利

于读者更准确地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而对于《人类简

史》、《未来简史》这类叙述文明发展和文明间互动的历史

类著作，《一本好书》则采取了脱口秀的表现形式，将晦涩

难懂的概念简单化，并以幽默风趣的讲述方式呈现出来，这

种演绎方式具有直观性和娱乐性特点，可以让读者爱上此类

阅读并达到传播文化的作用 [4]。这种根据文学作品的自身特

点进行创新的多元化表现形式使得《一本好书》在众多综艺

类读书节目中脱颖而出。第二现场则是邀请不同身份、不同

领域的嘉宾对第一现场的故事情节进行解读，嘉宾的看法是

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补充，有利于读者和叙述文本的深层互

动 [5]。与此同时，第二现场的设置可以缓解减少长时间的现

场演绎给观众带来的疲乏感，并且这种段落式的解读可以帮

助读者转换视角，突破现场演绎的限制，获得不一样的阅读

体验，从而达到深层次的情感交流。第一现场为读者营造了

一场视听盛宴，第二现场留给受众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对文学

作品进行思考，这种从动眼到动脑迅速切换的表现形式更容

易促使读者与叙述文本产生共鸣。新的阅读场景中，文本叙

事更加注重“体验性”和“沉浸感”[6]。《一本好书》很好

地抓住了这个要素，通过 360 度环形舞台、舞美及服装道具

等舞台设计强化了节目的表现力，为观众营造了一种身临其

境的阅读体验。如《月亮与六便士》中，富丽堂皇的室内盛

景到破烂的酒馆之间的场景转换给受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

冲击，又如《尘埃落定》中真实而富有质感的服装，使得读

者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故事世界，再加上舞美和环形舞台的设

计，增强了读者的临场感和参与性，技术赋予了读者全新的

阅读体验。

结语

麦克卢汉曾说道 :“阅读方式作为时代的产物，必然有

其存在的意义，任何形式的阅读方式都有它独特的优势 [7]。

《一本好书》作为技术赋权下的产物，是对传统阅读方式的

继承与创新，那些视综艺类读书节目为一种威胁的人，担心

的是文本阅读深度性和审美性的丧失，但实际在人类的知觉

中，单眼产生的深度是最浅的，深度始于双眼。也就是说，

从单一的角度得到的认识往往是浅薄的，角度越多，理解越

深。从文字到图像转变并不是审美性的缺失，反而让我们可

以多视角地看，加深对事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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